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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不可多得的当代长篇巨著 

———曾庆仁长篇小说《虚度一生》研讨会发言摘录

潘年英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曾庆仁的长篇小说《虚度一生》，潜心构思３０多年，深刻反映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小说结构、叙事语言等
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新，作品风格鲜明独特，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长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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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年英（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各位，
今天的天气不错，我看大家的心情也很不错。今天

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想讨论一下曾庆仁先生的

作品《虚度一生》。这部书稿曾老师很早以前就跟

我谈过，当时他和我讲，他有那么一部书，书名就叫

《虚度一生》，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书名就非常的激

动，我说这个书名太好了。但曾兄说，那这个版权

是我的，你可不能去搞啊，我说那当然。我当时真

的很激动，现在也还激动。但当时的激动和现在的

激动还不一样。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想的

很多，也很好，但做起来很难，很多构思很好的作品

最后都不一定写得出来。有好几次我跟曾老师说

到我的几个作品的构思，他觉得很精彩，但是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就是拿不出作品来。所以当初他跟

我说到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的兴奋是停留在作品构

思的意义上的，是一种抽象的激动，而今天当我看

到这个作品的真实面目的时候，我就有了更加全面

的把握和更加感性的认识，因此今天的激动和原来

的激动是大不一样的。他当时跟我讲这个东西的

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没有想到它会那么有

意思。后来他在打印这个稿子的过程发了一份电

子版给我看，刚读了个开头，我就已经很震撼了。

后来我在我主持的《杉乡文学》杂志给他连载了前

面的两部分，这两期杂志印出来后，很多人都看到

了曾兄的这部作品，不少朋友跟我索要刊物，说就

是因为想看曾庆仁先生的《虚度一生》。于是，我知

道，一部经典就这么诞生了。后来他把全部书稿完

整地打印出来，送了我一本，我一看，就更加震撼

了。曾兄说，这本书打算写３部，目前只写出来两
部。第１部主要是由５个自序和一个副本组成，第
２部则由２５篇不同样式的文本组成，其结构本身就
非常的独特。整部作品就好像没有正文，但其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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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文。“虚度一生”，我觉得这个词太能概括我们

当下这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了，这也是

作者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这个概括太

精炼了，所以当初我一听他说到这个书名，我就兴

奋得不得了。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不是虚度一生？

我们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个更精炼更准确的词来

概括我们今天的精神状态了。在如今的这个世界

上，我们不虚度又还能干什么？虚度，那是必然的，

是命中注定的，就像人注定会孤独一样，虚度也是

我们摆脱不了的宿命。但在虚度中，我们也注定不

会无所思索。所以这本书从书名到内容我都觉得

非常精彩。

这本书的语言我觉得也是非常独特的，它跟我

所见到的任何文学作品的语言都不一样。我曾经

说过，曾庆仁总是像写诗一样写小说，又像写警句

一样写诗。那么具体到这本书，我们就看得很清

楚，这本书的每一个句子都是诗句。我对一个作品

的评价是有一些标准的，语言的独特和典雅就是标

准之一。有些人就总爱问我，说潘老师你对这部作

品评价那么高，你有什么尺度和标准吗？我说那我

有我的尺度和标准。首先我认为一个文学作品，你

写出来以后，得看你对文学的贡献是什么？这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和尺度。因为我们今天的很多

写作是重复别人的写作，人家已经有了一个东西，

然后你依样画葫芦写一个类似的东西。你的东西

可能写得不差，但是对于文学史或是文学本身的意

义那是要大打折扣的。不久前我还跟曾老师探讨

过文学写作的重复和创新问题。比如当年的伤痕

文学，我们都知道这个流派的命名来源于当时复旦

大学的一个叫卢新华的学生写的一个小说《伤痕》。

在那个年代，能第一个揭示出时代的“伤痕”，那还

是相当了不起的。但那之后却有大量类似的作品

出现，那些作品的价值就很可疑了。今天我们所谓

的“新写实”也好，“晚生代”也好，都是这样，重复

的写作太多。那天我还讲了一个问题，你看当今那

些主流文学杂志上的小说作品，第一句话，你注意

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都是“张三在干什么什么

的时候，李四正在怎么怎么”，反正都是这样一种句

式结构。就跟当年莫言他们模仿马尔克斯《百年孤

独》那种语式是一样的。“若干年以后，怎么怎么

……”，似乎小说不这样写就赶不上时代。山西有

个作家叫李锐，李锐他写过一部作品叫《银城故

事》，很多评论家和小说家同行对这部作品的评价

都相当高，李锐自己也比较满意这部作品。但在一

篇类似创作谈的文章中，李锐谈到了他很后悔这部

作品的开头，使用的正是当时被大家用得很烂的马

尔克斯式的句式。他说其实他也不想刻意去模仿

马尔克斯，但就是摆脱不了马尔克斯的影响，因为

当时刚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以当时写作

《银城故事》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马氏语言

的影响。李锐说他其实很想摆脱这种影响，但就是

摆脱不了。在那个时候，其实整个中国作家都在受

到马氏语言的影响，因此真正有独立创造的人真的

太少太少了，屈指可数。所以我一看到曾庆仁先生

的这个作品的第一句话，我就很震撼，因为这是完

全陌生的一种语言形式。

除此之外，这本书在形式上也做了很多的探

索，而这样的探索你在当下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见

不到的。比如这里有些段落，是由很长的对话来结

构的，还有些则完全是诗歌和格言。我想特别强调

的一点是，曾庆仁先生的这种探索并不是为了刻意

的标新立异，即不是为了探索而探索，而是一种很

自觉同时又很自然的写作。事实上，曾兄的写作一

直都是这样的，这几乎形成了他个人的写作风格。

这种风格就是精辟，同时精彩。现在的很多作品我

们是可以翻过去的，可以一目十行，但是曾老师这

本书是不能快读的，他的每一句都写得极其精辟和

精彩，读每一句都值得你停下来思考好一阵子。当

然，这里的思考并不玄奥。就是我看这部作品中的

每一个句子，都是非常明白的，同时也是很精彩的，

既看得明白，又值得思考。这就是说，这部作品的

写作是很有深度的。深度，是我衡量一部作品是否

优秀的第二个标尺。有些作家为了追求所谓的深

度，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其实真正有深度的写作并

不玄虚，曾兄的这部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总之，这部作品结构精巧，形式独特，内涵深

厚，气象宏大，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一部经典。但是

我们都明白，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堪的时代，这样的

一部经典又注定会被严重的边缘化。我曾经和曾

庆仁先生谈到过这部作品的命运，我们都设想过这

部作品的读者接受过程可能会非常的漫长，长到可

能我们都看不到那一天的到来。为此，我们感到十

分的悲哀，当然同时也感到庆幸。悲哀的是很多读

者可能因此错过了见识这部巨著的机会，庆幸的是

它毕竟已经诞生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作品注定

要被边缘化呢？或者说注定不可能受到大众的重

视呢？这里的原因很多。简单来讲有两条，第一是

跟曾老师的生活态度有关。那即是说，他本身就是

一个追求自我边缘化的人。要知道，曾庆仁先生在

诗歌写作方面，曾经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那时候他几乎在国内所有的权威诗

刊都发表过作品，因而在诗歌界获得了相当良好的

声誉。但自９０年代以后，他不再参加任何文学活
动，也不再发表作品，基本上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

５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总第９４期）

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众所周知，今

天所谓的主流文学杂志实际上已经被那个意识形

态绑架了，文学也越来越圈子化和市场化了，所以

我们现在进入那里面实际上也是很难的。换句话

说，边缘化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可喜

的是这部作品已经面世，我觉得我们对它首先应该

表示一种最基本的敬重态度，然后才想到要进一步

让那些真正爱好文学的人们来共同分享。所以我

一直在极力地推荐它、介绍它。我记得郁达夫曾经

评价鲁迅时这么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

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

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是郁达夫对鲁

迅的评价。我觉得用这个评价来评价曾庆仁先生

和他的作品，也是同样适合和恰当的。我觉得《虚

度一生》这个小说无疑是今天最好的文学作品之

一，所以今天我特意把大家都召集过来，让大家共

同来赏析这个作品。大家能如约前来，我感到很欣

慰。好了，我先简单的说那么几句，期待能抛砖

引玉。

郑长天（湘潭大学文学院博士、副教授）：我谈

下感想，没有系统的准备。老曾的这个东西不好评

论，所以我只是谈谈感想。看了老曾这个东西，我

感觉不容易看懂。我当初拿到一本的时候，我一下

子就进入了。但是昨天晚上因为要参加这个座谈

会所以我再读了一遍，但是感觉不容易读懂，我一

下子就打瞌睡了。所以说读这个作品是需要机缘

的，它并不是随时随地就能让你进入的。昨晚我开

始想我谈什么话题，我说这个作品晦涩吧，它也不

能算是晦涩，但也不好说。从老曾你这里来说呢，

主要就是你的精神深度，让人不容易进入。第二个

是你的表现方式，通常文学是把一个感性的生活实

践表现出来，而老曾是把这个表象化的生活实践给

遮蔽起来了。为什么那天我看了就懂了呢，而昨天

我看了就打瞌睡？其实和我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有关系。当时我能够从你这种表面上冷峻疏离的

文字，感觉到它们背后那个感性的世界，我一下子

就感觉到了。所以，一下被打动了。所以要打动人

作品里面还是要有感性的东西，老曾的作品里面事

实上隐藏着这种东西。昨天我就没有进入这个状

态。就是说，进去是有难度的。但是一旦进入，就

会被它打动。说“打动”还太简单了，应该说是“震

动”。第一个晚上我一下子就进入了，状态很好。

当时我就和老曾说过，好像很久以来我都在等待这

样一种阅读，真的是这种感觉。那么我就说我那天

晚上的状态和昨晚的状态就是那种局内和局外的

状态。这个东西是写给局内人看的。这个局内人

是指更适合那样一种创作的，充满诗性的那种创作

的，是指生命中有着诗性的那种人。这是一种真诚

的状态，不是说什么体制内的作家会员之类，不是

那个意思。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他这么一个世界不

容易进入，但是你一旦进入之后，那些语言和丰富

的情感，那些感性的系统，那些这个时代特有的精

神生态，一下子就呈现了。我自己有了这样的阅读

经历，而且它特别能打动人。

老曾的作品中的这个世界，按老曾的写作方

式，看起来好像难懂。后来我的感受是，这是一种

对抗的方式。以往的写作方式是带有包装性质的，

而老曾的这种表述，是直接进行的一种赤裸裸的精

神表达。就因为太赤裸裸了，完全违背我们的阅读

习惯，没有任何的叙事之类让你缓冲情绪和思维。

我们长期浸泡在那种惯性里，突然看见这种真诚的

方式就一下子极不适应，晃眼，眼睛睁不开。因为

我们的思维和感觉在那样一种惯性的阅读里面已

经被模式化了。就是说，当你突然面对这样一种很

真实的话语很个人的话语时，你突然感觉无所适

从，不知道该怎样去阅读。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时

候就是有多个“我”的。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浮躁、无

聊的“我”，但是有那么一刻，有那么一个真实的

“我”会出现。所以我在“那一刻”就完全能够读得

进去，不在“那一刻”就读不进去。所以我觉得老曾

这个作品是给“局内人”看的，而且“局内人”也并

不是经常有“局内”的状态，所以，不指望他被更多

的人接受。但是你的这个作品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作品，研究起来会有难度，争议肯定也会非常多。

我在看了之后就在想该怎么评论，实在不好评论这

个东西，可能是因为我接受模式化的东西太多了，

不能一下子融入到那里面去。

在写作上，老曾是个走极端的人，就是说，作为

一个创造者，他心里面的种种倾向，他都要把它探

究到一个极端；然后他要找到一个表达的倾向，然

而又会存在着在各种倾向的表达之间的交叉迂回。

这里面有他生存状态中的神圣的与世俗的内容，纯

粹的诗性里又有种复杂性。这个东西可能平时出

现在我们的感觉上面然后就过去了，不会去深究。

但是可能是老曾你的当乒乓球运动员的经历，这个

球要怎么发，是吧，它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办

法。有时候我们是比较模糊的，就过去了，过去了

就过去了；而在你那里就一直穷究，穷究，这个球要

怎么发，穷究到最后。可能就是你这种穷究的态

度，穷究的习惯，最后就导致了你的表述是非常精

妙的，复杂的。

赵旭如（诗人）：我是生平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研

讨会，以前从不参加什么研讨会，我是一个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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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我和老曾好几年前就见过。去年和郑长天

一起和老曾又见了一面，拿到他的诗集，当时对老

曾的认识还不够，回去读了之后，觉得非常好，向一

些朋友作了推荐，他的东西让我得到一种审美上的

体验。我喜欢听歌，什么流行音乐都听，摇滚也好，

民谣也好，张学友、刘德华的也好，都听。但是到了

４０岁以后，我开始发现那些东西不给力了。我一
直在找合适在车上放的音乐，现在开始在车上听一

些我以前不怎么喜欢的，比较严肃的音乐，小提琴

啊，钢琴啊，交响乐之类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当他生命中的一些东西慢慢平息后，就会慢慢地感

到，真正给力的还是那些大师的东西。我以前对交

响乐是不怎么喜欢的，因为觉得太高雅了，太殿堂

了。我在听交响乐的时候是在下面睡觉的。但是

记得有一次我回湘大，那时我还在湘大读书，１９９０
年，因为搞学潮的事吧，我得到通知湘大要开除我，

那时我已经在家里住了一阵子了，回去是收拾行

李。晚上，回到寝室里。学校里的男生寝室，晚上

那种气氛你们是知道的，开着灯，有点凌乱，有些同

学上自习去了，有的在寝室里玩，或者看书。我一

个人回到寝室，那种心情下，突然就听到一个收音

机里放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我觉得当时一下

子就把我的心给击中了，那是很特殊的时刻。一个

人可能一辈子也不喜欢那种音乐，但是在那种时

候，只有那种东西能把他击中。所以我觉得老曾的

东西如果要用音乐来比喻的话，有点像严肃的交响

乐。我写诗读诗２０多年，经历了很多过程，最初都
是很纯粹的，后来在形式上也做过很多尝试，口语

化啊什么的。现在看老曾的诗，他的诗形式比较一

致，没有太多意象化的东西，他都是很抽象的，直指

人心。我觉得达到一定程度，还只有这种东西才给

力。我现在比较接受这种东西，所以说我是不怀疑

他的深度的。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个呢，刚才在来湘潭的路上和孟老师讨论

了一个问题，就是媒体化的问题。现在很多东西都

和媒体、商业挂钩。任何一个人出一本书，都是被

人推出来的。现在出来的书都有一个封带，上面有

一些人对他的评价啊什么的。不管是出来一个什

么东西，背后都感觉有人在炒作。要在这样的时代

保持相对独立，像老曾这样一个作家，这样一个作

品，很少见。这十多年来，我看了太多那种畅销的

和被推销、被炒作的东西之后，现在我觉得我看到

那样的东西会很烦。包括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写

手，专栏作家，他们是名利双收的。他们的文字也

确实很漂亮，但是容我说句有点偏激的话，只要是

在媒体写过的，他们写的东西就与真正的文学距离

很远。我自己也写过专栏。媒体写作是一种什么

东西呢，它就是要先考虑受众，它是有目的的，是功

利的。我曾跟一个朋友说我们要“去媒体化”，这是

我自己想出来的，那个朋友说这个词早就出现了。

现在这个社会，什么都在商业炒作，媒体在其中起

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接触老曾的东西，会

很喜欢这种气味，觉得很亲近？因为他是和这个时

代对峙，独立于时代的，对于时代，他是努力保持某

种清醒的。

第三个我觉得我之所以喜欢老曾的东西，与我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在湘大读书，当初那种写诗的经
历有关，当然也与湘潭这个地方有关，这是我们开

始写诗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理想的时代，是我们最

好的青春时光。我当时开始写作，开始阅读，我们

迷恋一种气息，一种气味。后来我们离开了，后来

越走越远，后来到了４０多岁的时候，回过头看，发
现老曾的东西还依然在那里，依然保持着当年我在

湘大读书时所喜欢过的那种气息和味道，那是一种

很纯粹的东西，一种精神气质。我非常喜欢，而且

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喜欢。

张德宁（作家）：庆仁的这本书终于出来了，这

本书的写作，应该酝酿了 ２０多年吧。从他的《自
序》里边可以看到是从３０岁开始，对吧，一直写到
５０多岁，现在终于拿了出来，而且这还只是一部
分，第一部第二部还有第三部。现在出来的是第一

部和第二部，一共 ６０多万字，如果还有第三部的
话，那至少是９０万字了，应该是一部宏篇巨著了。
第一、二部一共７００多页，一般的人要是能把这本
书给读完，很难。一般的人要通篇看完《红楼梦》，

都有一定困难，那么多人说读过《红楼梦》，真的通

读过吗，我怀疑。庆仁这本书是一本难啃的书。近

年我国对这种难读的书越来越重视，当年萧乾和文

洁若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候，他们伉俪翻译了 ４
年。另一位译者金盽教授，坚持数十年研究《尤利

西斯》，倾注了毕生心血。但是现在从网上来看，它

已经有了１０多个翻译版本了。萧乾当时还比较悲
观，中国的社会现实还不允许作家做这样的冒险，

作这样的牺牲，也没有作家敢冒这个险，写这样的

作品确实是一件冒险的事。乔伊斯的另一本更难

啃的作品《芬尼根的守灵》，在中国虽然还没有全译

本，但已有人专门研究。尤其是两年前美国作家品

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全译本的发行，标志着我国翻

译界乃至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确实是令人振奋的

大事。就像刚才有同志说的，当今社会已媒体化，

人跟着媒体走，尽管很多小说已经通俗化，但是毕

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在关注这样的尖端作品，哥德

巴赫猜想一样的作品，这个小众虽小，但立场坚定，

全身心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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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我觉得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让人

铭记和遵循的，如《圣经》《古兰经》这一类的书，并

不难读，它的目的是让人铭记，而且要作为社会和

个人的行为准则，这种书可以流传几千年。另一类

书便是通俗类、娱乐类，纯文学也可以包括在这里

面，大部分的书都是这一类。纯文学既有可读性，

也有人研究。通俗类也有人研究，比如说金庸，甚

至有北大的教授研究金庸，但几十年以后还有没有

人研究金庸，很难说。另一部分书，就是没有多少

读者，很长时间还有人研究的书，如《尤利西斯》，

１９２１年发表的，９０多年了，国内国外一直有人研
究，而且还会继续研究下去。《芬尼根的守灵》１９３９
年出版的，到现在也７０多年，国外就不说了，中国
现在有人终身研究它，也有人准备把它翻译出来。

乔伊斯吹牛皮说《尤利西斯》要养活几千个教授，

《芬尼根的守灵》要让评论家忙活３００年。不知道
这是他的狂言还是现实，至少《尤利西斯》养活几千

个教授这句话还是成了现实。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有一个纪念乔伊斯的节日———“布卢姆日”，爱尔兰

政府把《尤利西斯》中的一个主人公定为了节日的

名称，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研究学者到了那一天都

去，可见国家的重视。一个国家用节日的形式纪念

一个作家，这是很难的。我们还没有把《红楼梦》，

或者曹雪芹当作一个节日，或者重大的持继的文化

活动，我们现在炒作《红楼梦》大多还是从商业价值

来考虑的，比如建造大观园，多次重拍电视剧等等，

虽然有些文化因素，主要还是从商业利益考虑的。

爱尔兰对乔伊斯是从文化的角度加以重视的，很了

不起。所以第三类书就是让人研究的书，我估计庆

仁的书也就是这样一本让人研究的书，这肯定不是

一本让人有阅读快感，阅读起来感觉很顺畅的书。

容格说他看《尤利西斯》看了３年，看不懂它写了些
什么东西。庆仁的书绝对是一本这样的书，可能会

有人研究，但估计没有多少读者，而且研究的人也

是极小的一个范围里面进行的。从文学史这么一

路看过来，我估计会是这样一个状况。

庆仁的这本书我现在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已

经读了一部分。原来庆仁已经把一部分，几个章节

或是几篇或是几个片断给我看过，集合起来也有几

十万字了。从整体上看和原来看的感觉不一样，我

原来和庆仁说过，要出书，一本一本地出，诗歌类、

小说类、随笔类这样的集子，当时他不置一词，现在

看起来他这还真是一个高明的做法。他把这些类

别全部集合在一起，他这两部书里有散文、诗歌、小

说、戏剧，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四个大类，他全部

融注入在他这两本著作当中了，表面看好像没有经

过精心的结构和剪裁，四个文类全部混合在一起，

而且他全部把它折开，小说类的没有归类，那些随

笔那些格言式的哲理式的小品也没有归类，戏剧类

的也没有归类，全部是散见于整个作品里面，一般

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一般人都按习惯，就是小说类、

散文类、诗歌类、戏剧类，这样分门别类做成集子，

线条清晰，但是容量不大，庆仁的高明就在于把它

们全部融铸在一起，融在一起，容量就大了，力量也

大了，制造了一种新的类型。这本书是各种文体的

混合、各类文章的拼贴，符合这两个特点的话，我认

为它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著作。说它是小说，

还有点牵强，说它是文学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在文学史上应该有先例。就现在的目力所及，国

内的作家还没有人这么干过，但是一些国外的大师

就是这么干的。《尤利西斯》就是这么干的，《芬尼

根的守灵》就是这么干的，《万有引力之虹》就是这

么干的。有人研究，《芬尼根的守灵》整个的单词是

６万多，乔伊斯自己就创造了３万多个单词，这样的
书谁能够读懂啊，连单词都读不懂了，乔伊斯故意

这么干，不懂才会去研究，一个明白如话的东西谁

去研究？乔伊斯做了一个大迷宫。庆仁的这两本

书也是做迷宫，当然做迷宫不是庆仁先做，博尔赫

斯这么做过，卡尔维诺也这么做过，所以并不一定

说是创新，庆仁还是努力去做了，对于庆仁来说，这

就是探险。一般来说写小说还是让大家都看得懂，

作家写书不是让人看不懂，他要将他写的东西明白

如话的让人知道，大部分作家都是这么做的。庆仁

的作品就像探洞，洞里有什么呢，有河流有陷坑，有

暗道，可能会陷进去，有生命危险。就是因为危险，

使人产生了无穷的好奇。攀岩也一样，无限风光在

险峰，危险与惊奇同在，这就是勇敢者的游戏。

庆仁作品的特点，可以说是将他的思维和才能

都发挥到了极致，作品里面一些闪光的片段很能体

现作者天才的素质。比如讲有一个章节就两个字

“事实”，简单地讲，像中学生一样是用“事实”造

句，创造一些哲理性的句子，他一口气下来，造了八

百零几个。没有才能的话，一般人是创造不出来

的，这不是一般的脑袋可以想出来的。这样精彩的

断片不只是一部分，而是有很多个部分，散见于全

部作品当中，包括他的哲理小品。比如说像卡尔维

诺式的，一两千字的东西，很有寓意，这些东西也不

少，很多哲理也融注在议论性的文章里面，诗句里

面，天才的闪光都融注在这些文字里头。当然，他

确实有思维定势、语言定式，有同志也指出来了，比

如“比黑更黑”，“比白更白”，“在南方的南方”，诸

如此类的句子还有不少，这些句子既有新意，同时

还值得商榷，从逻辑方面来推敲的话，他的有些句

子是推敲不通的，从现代汉语角度来推敲的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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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些句子还是病句。他为什么这么做？从正面

意义来分析，能明显看得出他这是对语言的有意解

构、故意破坏。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用一百个

字母，创造了一个单词“雷电”，而且反复使用了十

遍，每用一次，代表一种寓意，从人类产生开始，是

人类对雷电产生的恐惧，而对神灵产生了敬畏，使

用“雷电”的作用就在这儿。乔伊斯故意对固有的

思维和语言进行破坏，从而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

庆仁估计也是这么干的，但是成功与否，那是另外

一件事。他的不少句子确实不合乎逻辑，不少精彩

的句子确实更是不合逻辑的。如用“事实”造的那

些哲理句子，有些句子读不通，但又能看出它的精

彩，这种效果就超出了习惯思维，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庆仁故意这么干，破坏的结果怎样，可能破

坏了他自己的形象，也可能破坏了书的整体，这毕

竟是一个探险，一种探索，结果如何，值得大家研

究。我的感觉暂时是这样，现在还没有看完，还谈

不上全面分析，仅是初步的印象而已，他的主体思

想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本书等等，还要细

读，细细品味，刚才竹青先生也说到了，我不多说

了。我的评价：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但是还有瑕

疵。这是我目前对他的一个基本评价，但还是贴标

签式的评价，真正的评价还有待来日。

孟　泽（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我
就说两句话：我们老曾干了些什么，还有一句话就

是我们老曾为什么这么干？至于干了些什么刚刚

其他老师都说了，我基本上没什么异议。我想补充

的一个意思就是老曾为什么这么干？我跟老曾、老

潘的年龄差距不是很大，可以说是同一个年代，我

觉得老曾写出这个作品来，从我个人经历体验来

说，可以补充一个解释，这个作品创作方式的途径。

就是我们这代人对文革略有所知，老曾知道的比我

们多一点，因为他比我们大一点，教育定格大概在

上世纪８０年代，８０年代有一点小“五四”的感觉，
我在读老曾的作品时，我觉得“于心有戚戚焉”。一

种什么样的戚戚焉呢？我甚至觉得老曾的文学抱

负志向实际上是不能用文学来界定的，是文学以外

的抱负。老曾说他本来想写三个东西，一个叫《虚

度一生》，一个叫做《站在时代之外》，一个是《一个

人的价值世界》。看了这个我更加相信我的感觉，

就是老曾的这个努力，他是想靠着一个人的努力站

在时代之外扩张一个价值世界。对于汉语言文化

传统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世界。他在某种意

义上自己也很明白“我”这个书是个失败的书，各种

各样的表述都说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书

对于他来讲好与不好已经不重要，这也更加坚定我

认为老曾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我这个

没有贬义或讽刺的意思。在我们这个精神传统里

面，这种姿态和勇气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你能进入

他的梦想中间里面去，这种努力是非常可贵的。他

的书我是非常耐心硬着头皮读下去的，说实在的这

个方面我也是外行的，特别是不能像作家那样对小

说做出个专业的认知。但是确实这个作为个小说

或者是诗歌文本或者哲学随笔的文本，用任何一种

方式鉴定都会有一种破坏性。他这种建构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状态，我觉得刚说到的８０年代的教养
有关系。所以我能感觉到《虚度一生》里面很古典

的那种精神状态，同时也能感觉到那种现代主义的

精神状态。同时，它所能表达的形式上又有一种后

现代主义的一种，它每时每刻都在捣毁、拆毁自己

想要建立的这种东西，它事实上对这种传统意识、

综合意识、这种士大夫文人意识的精神状态是质疑

的，而且深入到骨髓里了。自己编织一个东西时，

他就要拆掉一个东西。我能看清这种现代主义精

神的古典气质，而这种古典性质的东西就是英雄主

义的东西，和那种血色一样的东西。

杨　曦（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尽管
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指向人的内在灵魂，但大体

说来，作家往往有两个视野，一个对内，一个对外。

对内就是探究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对外就是反映

现实世界的真实。与此相对应，文学作品中就有内

外两个现实图景，一个是外部世界的真实，一个是

内心世界的真实。中国文学历来重视对现实生活

的描摹，注重反映现实世界澜壮阔的历史，这就是

我们“文以载道”的传统。而在西方，更注重对人内

在灵魂的探究，尤其到了２０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小
说已不再是对生活和现实的某种本质的反映，它更

多的是小说家的想像和虚构，小说的真实就意味着

是小说家人为的想像，是现实在小说家心理上投映

的真实。读诗人曾庆仁的小说，一方面，我们可以

感受到，他作品中的现代意味浓烈，其篇章结构，他

很多的写作技法，甚至他的思维方式，都有来自西

方文学的影响。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很注重对文

学终极之美的追求，注重捕捉和再现内心世界的真

实，注重用高贵的理性去观照灵魂里的挣扎和搏

斗，更注重书写现实的荒诞在人内心深处留下的伤

痛和撕裂，这一点跟《野草》很相似。诗人不断追求

独立不羁的个体生命价值，并从中生出天马行空的

灵魂来。精神世界的深广让他的小说充满着内在

的激情，凭借着非凡的艺术想象，从空白处说出第

一个字，从虚空中凭空创造出一个新作品的野心贯

穿在他作品的始终。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有野心的

作品，这种有野心的作品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感到

新奇和兴奋，同时，写作这样一种“无中生有”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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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也确实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力量。而另一方面，

诗人对现实的思考，对世俗生活的反叛，都基于他

自己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诗人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也

非常中国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更仿佛是先

天的遗传，因此他作品中又自然而然地蕴涵着东方

人所特有的节制和隐忍，这种东方艺术家特有的节

制和隐忍让他的文字显得含蓄、醇厚和雅致。因

此，曾老师的作品，就像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长

生出来的一棵奇异的植物，它是东西方不同异质文

化相互交融的结果，它神奇独特，沉郁顿挫，但又肆

意横生，充满勃勃生机，由此我们可以说，《虚度一

生》这部作品，或许它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传统。

田　耳（作家）：今天我来到这里感到惶恐，并
不是讲套话，我不是谦虚的人，以前碰到的发言也

说惶恐之类的开场白，但这一次真的很有压力。前

天就跟田茂军教授推辞，但田教授强大的人格魅力

又不容我跟他讲个不字，硬着头皮就来了。去年沈

从文研讨会时，见了潘年英教授一面，当时他推荐

《虚度一生》要我看，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一是想这

大概是客套话，就像大伙见面留手机号，后面９９％
不会拨。二是对自己的阅读能力较为自信，这十几

年，除了读就是写，不干别的事情，也算浸淫于小说

之道。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反过来，我坚信写作也

是阅读能力的一道注解。潘年英教授鼎力推荐，我

也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今年元月，田茂军教授真

就将厚厚的两册《虚度一生》送到凤凰，拿着沉甸甸

的书，看着扉页的题字，我就意识到我碰上认真的

人，不是一位，而是三位。抚摸着书还兴奋，回家就

看，但看了几页就傻了眼。潘教授是以小说推荐给

我，但我看了很多页，没有发现小说的踪迹。过几

日和爱民兄碰面，他问我看了多少，我顺口说一百

多页，其实读到７０页《整个下午在阳光中等待一个
人》之前。之所以难以为继，是因为读了７０页后我
确认这不是一部小说。我判断的标准是结构，我的

先验意识是长篇小说可以跨文体，可以面目新异，

但内在的结构必须要有，这样我才可穿过纷繁的文

字寻找到往下走的路径。其实我是极喜欢阅读独

特的小说，这些年重点阅读三大群体：一个绕不开

的是拉美“文学爆炸”潮流中的几个主要成员；一个

是法国新小说派；还有一个是乌力波，也就是主体

在法国的“潜在文学工场”，但其最著名的成员却是

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因为阅读范围的原因，我试图

拿《虚度一生》跟我读过的小说找对应，确实对应不

上，以上小说派别，不管手法如何变换，长篇的结构

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可以说法国人的结构能

力领先于世界，他们的长篇创作才成为世界性的高

标。具有突破意义的长篇小说家，往往痴迷与小说

结构，钻进去就出不来。以上对应不上，我又想起

看过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身边》，《追忆似水年

华》７卷，我只读了这一卷，虽然它是意识流的代表
作，叙述时常跳跃和闪回，但看得出它的叙述还是

依着时序，得处理贯穿其中的时间轴，其实，时序也

是最基本、最开放的结构类型。

既然《虚度一生》找不出结构，我就在想它到底

应归入哪一类？你可以空泛地说一句跨文体，但跨

了之后，还是必须靠在某一分支上，这部长达６０万
字的著作，它虽然囊括文学领域各种形式，但可以

对它的主体作出判断。就我阅读的这一部分，得来

窥豹一斑的见解，它大概更接近于思辩性散文或者

随想录。当然，我没读完，这是对前面７０页作的一
个判断。作这些基本判断，是我阅读的一种惯性使

然。对前面这部分的阅读，我的目光是跟语言走

的，绵密，人不难顺着走，但读了以后脑袋里只有一

些碎片似的印象，形成不了整体。正因为没法整体

把握，我不知道读７０页和再读２００页区别在哪里。
说穿了，我还没进入这部作品的气场。要讲客套

话，我会归咎于自己的年龄，可能还没到阅读这部

作品的时机，但曾听李敬泽先生说过，一部拿到手

的书，一年内没读，永远也不会读。我深以为然。

是否再读这部作品，我没有把握，这年月，可读的书

实在太多，读书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说没有把

握，是对于此书的尊敬，因为我还是相信机缘，这部

作品需要读者带有皈依之心去读。这本书要寻找

的不是一般读者，而是能进入独特气场的知音。有

人表示现在没读懂，以后会读，其实大都不可能再

读，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这部作品本身对读者拒

绝的气质所决定。我读了７０页，打动我的却是曾
庆仁先生的创作态度，这种自信和决绝，这种吾将

高驰而不返，这种开疆拓土寻找新大陆的自信与勇

气，是种对文学皈依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他那里持

续了３０年，早已形成惯性，以后势必持续一生。皈
依是件很难发生的事，特别在我们这种以怀疑为成

熟土壤里。而且，能把文学作为信仰加以皈依，差

不多是在最不适宜的时候做最不可能的事，但曾庆

仁先生这么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虚度一生》的

“虚度”，其实就是和世俗生活方式加以区分，“虚

度一生”也就是“皈依一生”。这种状态正是我虽

不能至，却心想往之的状态，这种写作是天才式的

写作，自信满满，不容怀疑。在文中很多地方可看

出来，曾庆仁先生对此是深有体悟的，若没有这种

体悟，如此庞大的作品将失去写作动力。当初开始

写小说，我也很想找到小说自我开始的状态，不管

不顾，我行我素，但根本不具有那种勇气，稍微写了

几年，就开始摸索写作规律，期刊风格，摸索出来，

０３



潘年英：一部不可多得的当代长篇巨著———曾庆仁长篇小说《虚度一生》研讨会发言摘录

想的就是依照规律尽量比别人做得更好。比如写

长篇，一直在写，一直感觉无从下手，很多人也劝我

你只能写中短，写长篇不是料，我不信这个邪，继续

摸索通行的途径，要摸透它，摸透了就要比别人更

下力气去贯彻执行。我定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有

长篇发到公认有判断力的文学杂志上，发得上去，

证明我能写，证明这点以后，再想下一步怎么走。

我的目标全是实打实摆在那里，具体，可操作。曾

庆仁先生的创作方式，是我们曾经有过，稍一碰壁

就丢弃的方式，正因为众多的人退却，他的留守才

具有标志性意义，才让人看出皈依力量之存在。来

这开讨论会之前，我上了网百度别人对这部作品的

评价，也上了潘年英先生的博客，看了他对这个作

品的极力推荐，但所有的评论，大都只谈作品的语

言，没有涉及文本结构和思想理路，可见其文本实

是难以进入。看来看去，很多人说到成功与失败，

但在我看来，评判这个作品恰不必从这个层面进

入。因为我知道，这种写法是所有写作中成品率最

低的，这种作品几乎不可能得到世俗意义上的成

功，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意义，你也不能用

成功或失败的定义去定义它。我打个比方，好比玩

标靶，我这种常规的创作，靶心只１０米远，我投了
无数只飞镖，偶尔碰到个七八环；而曾庆仁先生预

先就把靶心推至无限远，并藏在一片黑暗当中，你

根本看不见。要论成功，就如同你往黑暗中投标，

且认定九环都不予考虑，十环才是目标，还要一标

中靶，那你可以想象，他命中的机率会是多少？当

然，相对于注定成功的事，有些人就愿意去干极有

可能失败的事。我们现在说到创作，基本是依照传

播学上的意义探讨成功失败，而有些人，他们脱离

了这个普遍判断，他们的成功就是留守不退却。说

到天才式的创作，我想起电视剧《水浒传》的编剧朱

苏进曾经着力研究过“天才”问题，他认为，天才之

所以罕见，是因为天才本身即意味着异端，被践踏，

被埋没。天才并不是没有，但他们比一般人更容易

夭折，偶尔有一两个冲破重重阻碍冒出来，才显得

光芒万丈。世人不识凌云木，直到凌云始道高，世

俗就是这样。朱苏进研究透这个问题后，不写探索

性小说，编剧去了。他了解了什么是天才，可能感

到了绝望。同样，曾先生的这种天才式写作，在他

个人完全是我行我素，但要放在更大的圈子里

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真正的写作在民间，希

望在民间，那么民间必有一批和曾先生类似的坚守

着，他们各自封闭，虽然没有联系，但因为文学信

仰，因为完全放开的姿态，他们在精神实质上成为

一个整体。这种成品率最低的写作方式，是需要太

多的人飞蛾扑火般投入、埋没、消失……偶有一例

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群体的成功。在此我忍

不住读一下美国作家帕拉尼克说过的一段话：“电

影，或是音乐，或是电视，都必须有某种节制才能播

放给广大的观众和听众。其余的大众传播形式制

作成本又太高，不能冒险只提供给有限的对象。但

是一本书印刷和装订都很便宜，一本书就像性爱一

样私密而你情我愿，书本需要花时间和力气去吸

收———也给读者各种中途罢手的机会。”“一本书就

像性爱一样私密而你情我愿”，我觉得这句话放在

《虚度一生》这部作品上很合适，曾庆仁先生能这么

写，就必须具有得一知己足矣的心态。而这已经实

现了，我觉得，曾庆仁是这部作品的父亲，而潘年英

先生对于这本书的理解，几乎等同于它的情人。当

然，打这个比喻不扯到辈分。某种程度上，潘年英

先生也在极力推广这部作品，我就是因此得以读

到，但我确实并不是目标读者。所以，这个工作潘

年英先生既然做了，不妨接着做下去，不要想着百

年后是否流传，作品的品质和推广的力度，都是不

可或缺，应该现在就去做。由此想到《白鹿原》，你

能在陈忠实面前说些批评意见，但决不能跟这书的

责编何启治说不好，他可能跟你拼老命。《白鹿原》

正因为有何启治等人的努力呵护和推广，才达到今

天的影响力。作品诚高贵，推广可从俗，正因为这

部作品的目标读者非常难寻，所以努力推广，也是

让最该读到它的读者读到它。

后记：曾庆仁先生长篇小说《虚度一生》还没正

式出版之前，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６日，由潘年英教授发
起，在湖南科技大学举行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与会

代表的发言在网络上发表之后，在读者中产生很大

反响。《虚度一生》这部书稿也因此被做出版的肖

祥剑先生看中，并交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该书正

式出版后，２０１３年４月６日，由田茂军教授主持，在
吉首大学再次举行了一次作品研讨会。本文系由

潘年英根据两次研讨会部分代表的发言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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